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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中山和康德黎夫妇

日，一位著名的英年 月 国学者

由夫人陪同，搭乘轮船到了香港。

他，就是康德黎博士。

康德黎博士生于 年，是英国知名的

外科医生。 年圣诞节，他接到学友孟生

博士来信，邀请他参加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办工

作。孟生博士也是一位有名的学者，在中国已

年时间，先后经有 在台湾和厦门研究医学，

有“热带医学之父”的荣衔。康德黎博士乐意

和他共襄盛举，立即复信表示同意 年

月，香港西医书院开办，孟生博士任教务

长，康德黎博士任教员。两年之后，孟生博士

去职返回英国，教务长的职务，自然地由康德

黎博士继任。

除了主持教务、讲课和临床实习，康德黎

博士还致力研究热带病，对麻疯病的研究特别

热心。 年 月 日，康德黎夫妇前往

广州麻疯村为病人诊治疾病，临别时候，还赠

送病患者每人 元和香烟，答谢他们的合作。

加上康德黎博士“教育学生，不受金钱酬报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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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补助，只不过自愿献礼物于科学未昌明的中国”，使他成

了西医书院最受学生欢迎的导师。

孙中山是西医书院出类拔萃的学生。五年考试总计，孙中

山获荣誉成绩十门，及格成绩两门，名列第一。这优异成绩，

在西医书院历史上，是没有第二人可与比拟的。像孙中山这样

优秀的学生，康德黎博士自然格外喜爱。后来，康德黎博士回

忆说：在西医书院学生中，孙逸仙对我最具吸引力，因为他的

品质文雅、勤奋求学；不论在学校或私人生活方面，都表现出

如绅士般的仪态，他实在是其他同学的模范。

在西医书院第一届毕业典礼上，孙中山获得医学、产科、

卫生与公共健康学 科考试成绩第一名的奖品。康德黎博士亲

自颁给孙中山毕业执照。典礼结束，他特地邀请 人宴贺。

孙中山虽然以“最优异”的成绩获得了毕业执照，但要在

香港开业，却“未有位置”。

原来，香港西医书院的课程，在香港医学局看来，并没有

完全按照英国的标准设置，西医书院的毕业文凭，并不被香港

医学局承认。这样，孙中山在香港还是没有行医的权利。

无奈，孙中山只得计划在香港开设药房，让陈少白替他草

拟招股章程。此事，不知怎的被康德黎博士知道了，连忙赶来

规劝孙中山：“你不应该做这种事情，不能用你的名字去开药

房。因为你是本校第一届第一名的学生，应该自爱。”

在英国，医师的地位很高，在社会上属于“上等人”。而

做买卖的人，则不能与之相提并论。孙中山理解老师的苦心，

见他这样郑重其事，只好放弃了这个计划。

这位得意门生的前途，成了康德黎博士日夜操心的事。他

四出奔走，直至请香港总督罗便臣驰书英国驻北京公使，托英

国公使向北洋大臣李鸿章陈述孙中山、江英华两人“识优学

良，能耐劳苦，请予任用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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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鸿章复函同意授予“钦命五品军牌”，可来京候缺，每

人暂给月俸 元。

潜身京都，可以广泛交游，物色有志之士从事“医国事

业”，孙中山想到这些，便改变了原先在香港、广州活动的打

算，同意上京赴任。

见学生这样尊重自己的意见，康德黎博士非常高兴，亲自

带领孙中山、江英华到达广州。他俩也打算向李鸿章的哥哥、

两广总督李瀚章领取军牌，马上上京。但他们没有料想到，就

这么一件事，却遭到总督衙门的诸多刁难，其中一项，是要详

细填写三代履历，方准领牌。

简直是欺人太甚了。孙中山十分生气，转身便走，立即离

开广州返回香港。

在香港行 到哪里去寻找医既不可能，北上的打算又落空，

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呢？

孙中山“决定到珠江口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去碰碰运气”。

在西医书院求学期间，孙中山假期回家，总要经过澳门。

那时候，他曾经为澳门绅士、镜湖医院董事曹子基、何穗田家

人诊治。原来久病不治的，一药便愈，简直是妙手回春了，大

家赞叹不已。现在，孙中山到了澳门，镜湖医院立即聘请了

他。

他接受了这个聘请。

镜湖医院是一家慈善医院，专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人。孙中

山建议兼用西医西药，院方也破例采纳。

孙中山决心用优良的医德、高明的医术打开局面。他自愿

充当镜湖医院义务医生，不受谢步。在自己开设的中西药店里

为人治病，他善疗善取，对贫穷的病人甚至赠医赠药。较大的

手术，孙中山大都安排在假日。因为康德黎博士可以乘船从香

港到澳门来协助他。后来，康德黎博士解释他不辞跋涉的原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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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，在于孙中山的“天性易于吸引人们注意他，时常预备在诊

室中或沙场上替他服务；一种不可解释的潜势力，一种吸引人

们亲就他的磁性”。

不久，孙中山就被人们誉为“国手”，行医“不满两三月，

声名鹊起，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耳闻其名，极端钦佩的，就诊者

户限为穿”。

声誉日盛，却引起澳门一些葡籍医生的嫉妒。他们利用孙

中山未执有葡萄牙政府准予开业的证书，开始禁止孙中山“不

得为葡人治病”，接着，便“饬令药房见有他国医生所定药方，

不得为之配合”。如此一来，孙中山的医业猝遭顿挫，不得不

取下中西药店的招牌。他决定到广州悬壶，把“医国事业”开

展起来。

年 月的广州起义流产了。孙中山脱险跑到香港，

又匆忙逃去日本，时间仓促，未来得及向康德黎夫妇告别。

到了日本，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之后，孙中山决定断发

改装，重游檀岛。

广州起义失败后，檀香山兴中会“已有旧同志以失败而灰

心者，亦有新闻道而赴义者”。针对这种情况，孙中山在《檀

山新报》馆设兴中会联络点，“复集合同志以推广兴中会”，募

集革命经费，设立“练兵会”，组织会员进行军事训练。但是，

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还是进展不大，收效甚微。孙中山以为

“久留檀岛无大可为，遂决计赴美，以联络彼地华侨，盖其众

比檀岛多数倍也”。

出发前夕，闲着无事，孙中山漫步火奴鲁鲁街头。他贪婪

地凝视着这里深湛的海水，蔚蓝的天空，碧绿的青草，怒放的

鲜花，不禁陶醉得流连忘返。

突然，一辆载着数人的马车嗒嗒地朝着孙中山方向驶来。

孙中山不由仔细一看：呵，车上坐着的竟是康德黎夫妇和随



第 5 页

员！他乡遇故，喜从天降。孙中山乐得跳了起来，像风一样飞

跑过去，纵身一跃，跳上了马车的踏脚板。

正陶醉着这里碧涛映红霞、银浪掩金沙、海鸥高翔、帆影

参差景色的康德黎夫妇，给这位“不速之客”吓呆了：光天化

日之下，难道竟有拦路抢劫的暴徒？！

同车的日本保姆，看来者像是自己的同胞，忙用日语问

道“：先生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我是孙逸仙！”孙中山满脸是笑，来不及擦汗，也不待喘

过气来，就操着英语朗声问候“：老师，你们好！”

简直是从天而降的人物！康德黎夫妇定眼细看，果然是孙

逸仙！只不过剪掉了发辫，留了胡须，穿了西装。

康德黎夫妇转惊为喜。半年以来时刻悬念的学生，现在竟

突然地出现在自己面前了。

康德黎博士高兴得满脸通红，像个天真的小孩：“我离香

港前两天，就有人告诉我，说你在檀香山，真没想到今天竟不

期而遇。”

经过一番详谈，孙中山才知道康德黎博士是回国路经这

里，停船登岸浏览风光。孙中山也将自己即将启程赴美，再转

英国的计划报告老师。康德黎博士一听，立刻将自己在伦敦的

住址写给孙中山，再三叮嘱：“到达伦敦的时候，务必到我家

里作客。”

孙中山将这个地址谨慎地保藏好，接着，自作向导，陪同

康德黎夫妇游览胜景，直等到他们登船而去，才依依惜别。

孙中山的美国之行，虽说播下了革命的种子，却没有达到

预期的效果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广州起义失败后，清朝政府在世

界各地广布“眼线”，一直牢牢地跟踪着孙中山，直至要把他

拿获处死。

不错，孙中山对此还是有所防备的，他断发改装就是为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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隐蔽 年 月中旬，他曾经以自豪的口吻，与伦敦自己。

《滨海杂志》记者谈及自己断发改装的事情：

我从香港逃到神户以后，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，把我从小

蓄留的辫子剪掉了。 脸，在上嘴唇顶边留起了胡有好几天不刮

髭。随后又到服装店买了一身新式的日本和服。当我穿戴好

了， 惊，但也为此而往镜里一照，一见面目全变，不禁吃了一

感到放心。⋯⋯这种情况使我受惠不浅，不然的话，在许多危

险关头我是难以逃脱的。即使是日本人，也常常把我看成是他

们的同胞。有一次，正当我在一处公共场所被盯上梢时，有两

个横滨人走过来和我说话，遗憾的是我连一句日语也不懂，但

我在好几分钟中装出一副懂得日语的样子，以便把跟踪的密探

摆脱掉。

年的孙中山，毕竟还不但是， 是一位成熟的革命者。

到了旧金山，他忘却了敌人无时不在的魔爪，曾经轻易地摆好

姿势，让人照相，而一张复制的照片也就轻易地落到了清公使

馆手里。这样，曾经给他带来愉快和信心的改装断发，也就失

去了作用。

清朝政府对于“政治煽动者”孙中山恨得要命，甚至求助

于书法上的把戏，不惜在“孙文”的“文”字边上加了

旁，变成“孙汶”，企图把孙中山说成是“货真价实”的山角

水涯的草贼。

这点，孙中山是知道的。他自己也预感到，如果被捕，

“将会有怎样的命运落到我的身上：首先他们将用老虎钳把我

的踝骨夹紧，再用铁锤敲碎；接着是割掉我的眼皮；最后把我

剁成碎块，使任何人都无法认出我的尸体”。

但是，在孙中山往来日本、檀香山、美国、英国的同时，

“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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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总理衙门与驻亚、美、欧各国使馆有关跟踪、捕杀他的秘

密函电，孙中山自己是不可能知道的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秘密的史料终于得以公诸世人了。请

看：

月 日，总理衙门致年 函驻美国公使杨儒：“本月

二十三日（指阴历。下同）准粤督电称‘嗣据线报，孙文、杨

忂云逃窜新加坡，腊底回香港，正月至澳门。线人亲见孙文已

断发洋服，出入必与洋人偕行。近闻又至上海。请与英使商

办’等语⋯⋯正月初七日朗西①函称：‘前数日孙文乘公司船

经横槟往檀香山，伊弟在檀，故相就’等语。计算时日，该犯

于年前已往美国，与粤线所云正月尚在澳门之说两歧。檀香山

三合会党最盛，与美之金山纽约声息相通，不难得其踪迹。拟

请台端密饬领事商董访查该犯孙文，暨其弟确耗，即行示复，

当再筹商办法。”

日，孙中山抵达旧金山。几天后，清驻月 旧金山总

领事冯泳蘅就将孙中山的行动，详报杨儒：“孙文⋯⋯由檀香

山行抵金山。同伴有二洋人，一名卑涉，亦美国金山人，素系

檀岛银行副买办；一名威陆，亦美国人，向在檀岛服官，

是否孙文同党，尚难臆断。惟见同船偕来，交情甚洽。孙文借

寓金山沙加冕度街第七百零六号门牌华商联胜杂货铺内，闻不

日往施家谷转纽约，前赴英法，再到新加坡。亦闻有沿途联合

各会党，购买军火，欲图报复之说。”

杨 月儒接到冯泳蘅的报告后，于 日致密电总理衙门：

“金山领事访悉孙文现偕二洋人到金，日内将往欧洲，乞筹办

法。”

翌日，总理衙门复电杨儒：“孙文将往欧洲何国？偕行洋

人系何国人？附搭某船？希确查密电龚使 酌办。英能援香

港、缅甸交犯约代拿固妙；否则，该匪若由新加坡潜结党恶内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8 页

渡，应先电粤预防。新加坡领事果认真查访，当有实际。”

日月 ，孙中山在纽约登上“麦竭斯的”号轮船赴英

国。

日夜间，杨儒已经密电龚照瑷：“现据纽约领事施肇曾

探 月悉， 号，礼拜三孙文于 ，搭

轮船至英国黎花埠（利物浦）登岸。”

龚照瑷接到密电，立即派遣英人、二等参赞马格里爵士前

往英国外交部婉言试探：可否依照香港、缅甸引渡条款，协助

缉拿孙中山。

英国外交部答复说，香港、缅甸引渡条款不适用英国本

土。

龚心湛提议：由马格里委托司赖特侦探社窥探孙中山行

踪，然后再作决定。

龚照瑷采纳了侄儿的这个办法。

月 日中午，孙中山到达利物浦。当晚 时 分，他

乘火车到达伦敦，住在赫胥旅馆。

到了英国，孙中山也曾经左顾右盼，注意是否有人窥伺。

他没有遇见一个中国人，更没有看到鬼鬼祟祟的中国人。他坦

然了。

但是，他完全没有料想到，他的一举一动，已经被碧眼高

鼻的侦探尽收眼底了。

司赖特侦探社给马格里的第一个报告， 月 日已经送

到清驻英公使馆：

依照你的指示，我们派了一个代表到利物浦去侦察一个从

白星轮船公司“ ”的来客，名叫孙文。我们现在报告

你，这个中国人合于所说的形状，已于昨日中午 时在利物

浦王子码头上岸⋯⋯他带了一件行李，上火车站设备的公共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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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 分的快车上伦敦。车，到利物浦密德兰车站，坐下午

点 分方才动身，于晚间但是他没有赶上火车。等到下午

点 分抵伦敦圣班克拉司车站。于是他从行李房里取出行

李 号马车到斯屈朗赫胥旅馆⋯⋯他现在在我们的，雇了

监视之下。若是工作有结果的话，我们再告诉你。

龚照瑷接到报告，马上召集使馆英文四等翻译邓廷铿等数

人，向他们宣读了总理衙门关于相机缉拿“逃犯”孙文的电

示。

月 日，孙中山一觉醒来，便匆匆前往波德兰区覃文

省街 号，拜访康德黎博士。师生重逢，分外亲热。康德黎

号夫妇特地为孙中山租定了靠近自己寓所的葛兰法学院坊 旅

店。

翌日，孙中山移居这家旅店。

同步进行的，是龚照瑷密电总理衙门：“粤犯孙文到英，

英外部无在本国交犯约，不能代拿。现派人密尾行踪。”

初到伦敦，孙中山过着悠闲自得的日子。他游览博物院，

参观古迹，或者在街上散步，所见所闻，很有感触。他说：

“观其车马之盛，贸易之繁，而来往道途绝不如东方之喧哗纷

扰，且警察敏活，人民和易，凡此均足使人怦怦向往也。”

每天，孙中山都到康德黎寓所，在康德黎的书房看书，也

常在他家里进餐。师生交谈，气氛轻松愉快。 日月 ，共

进午餐中，康德黎博士笑着问孙中山：“中国使馆离我家很近，

你是否想去拜访一番？”

孙中山也以笑回答：“我没有这个打算。”

康德黎寓所与位于钵兰大街 号清公使馆相距不远。师

生的交谈也只不过是彼此之间幽默的玩笑。康德黎夫人却误以

为真了。她登时放下手中的刀叉，瞪着那双长睫毛的大眼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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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肃地告诫孙中山：“你可要特别小心，千万不可走近，使馆

的人看见你，一定会逮捕你，把你解送回国的！”

其实，早在孙中山拜访香港西医书院第一任教务长孟生博

士，应邀在他家晚宴的时候，孙中山就曾经问过他：“你以为

我去使馆访问任何人是明智的吗？”

“不。”孟生博士毫不含糊地说，“你连中国使馆的门口也

不要走近，否则会堕入虎口！”

现在，看见康德黎夫人那个认真的模样，幽默的师生不禁

哈哈大笑，惹得康德黎夫人恼怒地瞪了他俩一眼，接着又不由

跟着笑了起来。但谁也没想到，没过几天，这个玩笑竟成了严

峻的现实！

月 日，司赖特侦探社向马格里报告孙 日至中山

日的行踪：“每天都有人监视他，但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

生。此人常在主要的街道上散步，四周顾望。他不在家里吃

饭，到各种饭馆去吃。”

老师的告诫是一回事。孙中山多次路经清使馆门口，还跃

跃欲试，要到清使馆去。

孙中山 月 日又路经清使馆。他遇见一个名叫宋芝田

的清使馆学生，便问：“使馆中有没有广东人？”

“有。”宋芝田带领孙中山进入使馆，并把他介绍给邓廷

铿。

邓廷铿是广东三水县人，孙中山以为“异地遇同乡，分外

惬意”，自称“陈载之”，向邓廷铿打听伦敦的广东华侨的住

地，还和他约定次日上午再来使馆，一同赴海口探访粤商。

交谈之际，邓廷铿发现“陈载之”的怀表上刻着英文拼音

的“孙”字，便立即起了疑心，待孙中山一走，便急忙密告龚

照瑷。卧病的龚照瑷马上与马格里等密商。马格里推断“陈载

之”就是“孙逸仙”，提出明天上午孙逸仙来使馆时就予以拘



第 11 页

留。他得意地说：“华人自己进入公使馆，即出自其本人的意

即使指愿⋯⋯ 外人实无干涉的权控他，怀疑他，拘留他⋯⋯

利。”

翌日，正是星 时半，孙中山依约来到使馆。期天，上午

邓廷铿满脸堆笑，迎了上去，邀请孙中山吃午饭，又“热情”

地引导他参观了二楼，接着，带着他到三楼职员李盛钟卧室坐

谈。这时候，一位须发全白、官气十足的洋人走了进来。邓廷

铿又客气地邀请孙中山：“请您到我的卧室坐坐好吗？”孙中山

不知是计，说：“很好。”跟着邓廷铿登上四楼，走近一个小房

门口，邓廷铿伸出手来，对着孙中山做了一个邀请的姿势，

说：“这是我的卧室，请进！”

踏入房间，见室内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，再也没有其他

陈设，孙中山心里不免疑惑。这时候，马格里正式登场了，他

趾高气扬、神气十足地对孙中山说：“对你来说，这里就是中

国。你到了这里，等于到了中国。”

孙中山愕然了。要想逃脱，也已经不可能了：两三个大汉

堵在门口，灯笼似的大眼睛虎视眈眈，仿佛随时可以扑将过

来，把他撕碎吃掉似的。

马格里坐了下来。又问“：你的名字叫孙文吗？”

隐瞒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，孙中山干脆地回答：“是的，

我是孙文。”

马格里咧着笑嘴，显得很得意：“中国驻美公使来电，说

孙文乘‘麦竭斯的’号轮船来英国，要求我们扣留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孙中山沉着地问。

“不久前，你曾经上书总理衙门。现在总理衙门正需要你，

你必须留在这里，等待总理衙门的复电。”

明白了自己险恶的处境，孙中山灵机一动，问：“我被扣

留在这里，能不能让我的朋友知道？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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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能！不过你可以写封信，让这里的人为你取来旅馆里

的行李。”马格里非常狡猾，妄图趁机搜索孙中山的行李，取

得机密文件。

孙中山看穿了他的诡计：“我并不住在旅店。”

“你住在哪里？”马格里马上追问。

孙中山将计就计：“孟生博士知道我的住处，你可以为我

交一封信给孟生博士吗？他会把我的行李捎来的。”

我们可以为你马格里眨眨眼睛：“行， 办这件事。”他随即

吩咐仆人，把纸、笔取来，交给孙中山。

孙中山写道：“我被监禁在中国使馆里。请转告康德黎博

士，把我的行李送来。”

马格里看后连连摇头：“不，不！我不喜欢‘监禁’这个

字眼。”

“那我该怎么写？”

“简单地写上‘把我的行李送来，就行。”

他们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，是不会把行李送来的。”

孙中山又用一张纸条写道：“我在中国使馆，乞告康德黎

博士，将我的行李送来。”

要害还是“中国使馆”这几个字。马格里心里明白，孙中

山实际上是要给孟生、康德黎通消息。他又改口了：“你可以

写信通知旅馆，不必托友人代取。”

“我没有住旅馆，除了孟生、康德黎博士，没有人知道我

的住址。”孙中山仍然坚持着。

“发出这信之前，我必须请示公使。”马格里拿着孙中山的

信走了。自然，他根本不会为孙中山送出这封信。

拘留了孙中山，龚照瑷马上责成邓廷铿连同武弁和英仆二

人轮流看管“，毋任漏泄消息，乘间遁逸”。紧接着，他又密电

总理衙门：“孙文到英，前已电达。顷刻犯来使馆，洋装，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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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陈。按公法，使馆即中国地，应即扣留。暗解粤颇不易，当

相机设法办理。祈速示复，勿令窦使③知，并请电粤督。”

总理衙门立即复电：“能按公法扣留，英不问固好。解粤

应设何法？能免英阻，且必到粤。望详商律师，谋定后动。毋

令援英例反噬，英又从而庇之，为害滋大。切望详慎。”

总理衙门和驻外公使频繁而剑拔弩张的电文，可以充分说

明他们对孙中山何等重视和畏惧。但孙中山为什么没有听取老

师的告诫，竟然主动到清使馆去活动呢？

这是历来使人们大惑不解的问题。

对此，一方面可以从他在（伦敦被难记）的一段话中得到

解释。他说：“予生平每经一地，如日本，如火奴鲁鲁，如美

利坚，与华侨相晋接，觉其中之聪明而有识者，殆无一不抱有

维新之志愿，深望母国能革除专制，而创行代议政体也。”

另一方面，他过于自信，以为驻外的中国公使馆，因为有

所在国法律的约束，奈何他不得；也过于自信断发改装，改名

换姓的功效。

现在，清驻英使馆不顾一切，还是把他扣留了。

失去了自由的孙中山，马上察看了自己所处的环境：房子

不临街道；通风的小窗被四五根铁条拦住；从房门钥匙孔可以

窥视到两个毫无表情的卫士。

他得出结论：逃走是不可能的；重获自由的关键，在于

“能传消息于外与否”。

过了几小时，英仆柯尔奉马格里之命，搜了孙中山的身，

将他的钥匙、铅笔、小刀取走。幸好，孙中山暗口袋内的钞票

和几张名片并没有被发现。

起初，柯尔对孙中山并没有好的印象，使馆人员都七嘴八

舌地传说着孙中山“是个很坏的人”，“他喜欢买很多枪刀杀

人！“”皇上非常痛恨他，急于取得他的脑袋！”柯尔听到这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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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至认为孙中山可能是个疯子。况且，马格里告诫过他：“不

论孙文给你多少钱，你都可以收下；但是任何一张纸条，你都

必须直接呈送给我。”

接着，柯尔和莫乃尔又走进囚室，一声不吭地洒水、扫

地、升炉火。孙中山请求他们帮助送信，他们却是哼哼哈哈，

急忙退走。

傍晚，英仆霍维太太来囚室给孙中山铺床褥。她也是一言

不发，只是朝孙中山打量了几眼。

正陷入痛苦思索的孙中山，也没心思理会这位中年妇女。

伦敦的 月之夜，寒气袭人。孙中山盖着毛毯，和衣而

睡。他的心在燃烧，眼睛呆呆地瞪着天花板，脑子里反复寻思

着脱险的办法，以致彻夜不眠。

翌日早晨，柯尔、莫乃尔走进囚室，给孙中山送煤、送水

和食物。孙中山轻轻询问：“信送了没有？”柯尔没好气地回答

他：“我不能出公使馆，不能为你寄信。”莫乃尔则眨着狡狯的

眼睛，嘲弄地说：“你的信我已经寄出了。”其实，他们早已把

信交给了马格里。

平素十分整洁的孙中山，此刻没有心思注意衣衫的修饰

了，光洁的头发变成了一窝秋草，眼圈隐隐发黑。但他并没有

消沉、失望，而是努力地挣扎着。他用纸条裹成硬团，朝小窗

外的街道掷去，祈望路人捡到，按纸条的字去通知康德黎博

士。但纸团太轻了，有的只是抛到了邻舍的屋顶，更糟糕的

是，落在使馆墙里边的地面上。

求救不成，反而招来了更加严密的防范 他们干脆将窗

户关闭。

孙中山几乎是插翅难逃了。此刻，马格里正忙着和他熟悉

的格来轮船公司商讨，计划包租一艘轮船押送孙中山回中国

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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龚照瑗知道：在英国逮捕孙中山是违犯英国法律的。他拟

订了“购船押回”或“否则释放”两个极端的方案。“购船押

回”会碰到许多困难；至于“释放”，不单不甘心，又怕孙中

山援引英国法律反咬一口。面对着这两个极端的方案，他发现

有一个共同的需要，就是要取得孙中山自己来到使馆的文字根

据。这样，无论执行哪个方案，都会顺当得多。

过了三天，邓廷铿又出面了。他说：“前几天扣留你，公

事公办，不得不这样做。今天，我来看你，却是尽朋友的私

情。你在这里，正处于生死关头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孙中山反问他，“这里是英国，不是中国。按

国际交犯条例，你们必须将逮捕我的事告诉英国政府。我想英

国政府未必肯遽从你们的请求。”

“我们不必告诉英国政府。现在一切事情都已安排妥当，

轮船也已经雇定。届时堵住你的嘴，把你捆绑起来，装入箱子

或袋子里，在夜间运上船。一到香港，将你移交给停泊在那里

的中国炮舰，再送到广州审讯，明正典刑。”

孙中山不愧是位身陷绝境而仍不甘罢休的斗士。他倔强地

说：“那是一个重大的谋害事件，对英国来说，也是一种严重

的违法行为。我在船上也许能得到一个机会将消息传出去，让

人们知道这件事。”

邓廷铿不由咧嘴笑了。这既是嘲笑孙中山的无知，也是对

使馆的做法有绝对的自信：“你不会有机会这样做。我们在船

上就像在这里一样把你锁在房里，更不会让你在船上和任何人

交谈。”

“船上人员未必都与你们串通一气，也许有人同情我，援

助我。”

邓廷铿摇摇头：“那个轮船公司和马格里爵士交谊很深，

当然会遵 未必启程。从他的嘱咐，绝不会帮助你的。这星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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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到下星期，就会把你解回中国。”

“你们的计划，恐怕办不到吧。”孙中山还是很镇静。

“使馆就是中国，在这里是可以为所欲为的。”邓廷铿慢慢

说着，话中既露出杀机，又像是对孙中山有所关照，“如果使

馆不能把你偷运走，就会在这里杀死你，将尸体加以防腐，再

送回中国执行死刑。”

“你们为什么要这么残忍？”孙中山不由侧着脑袋问了一

句 。

“这是皇上的命令。皇上要不惜任何代价捉拿你，不论是

死、是活。”

“你们把我囚禁在这里，或许招致外交交涉，也未可知。

你与我有桑梓之谊，我的同党在广东很多，将来他们替我报

仇，不单是你危险，就是你的家人也跑不掉。”孙中山针锋相

对，以牙还牙，气势雄伟，仿佛有千百名战士，正向邓廷铿一

伙袭来。

邓廷铿不由打了个寒颤，额头上猛地冒出冷汗，语气也变

得嗫嚅了：“我只是按着公使的命令行事，这次来也不过为彼

此私情，使你知道前途危险而已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也会像朋友

一样帮助你的。”说罢，伛偻着身子走了。

当夜 时，邓廷铿又窜了进来。孙中山劈头问他：“你如

果真的是我的朋友，将如何帮助我脱险？”

邓廷铿并没有动气。他轻轻打个躬，又轻轻走近孙中山，

耳语着说：“我正是为这件事而来。我已密令匠人特制两把钥

匙，是开这个房间和使馆前门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可以出走？”孙中山瞟了他一眼，显然不相信他

所说的话。

“星期五清晨两点钟，我或许能乘隙而来，请你做好准

备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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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中山姑且点点头。尽管邓廷铿如此说来，孙中山却并没

有放弃其他途径脱险。

日，即星期四上午，柯尔循例来囚室升炉火，孙中山

将预先写好的字条交给柯尔，请求他秘密送往康德黎家里。柯

尔照例是一声不吭，随手把字条接了过来。

下午，邓廷铿又来了。这次，他匆匆进来，而且显得有些

激动：“你的字条英仆已经送给了马格里；他为此大骂了我一

顿，说不应该将使馆计划告诉你。”他伸手、叹气，接着又说

下去，“你看，我虽有心救你，而你却破坏了我的计划。”

“还有一线生机吗？”孙中山问。

这句话，正中邓廷铿下怀。他喜而不露，低沉着脑袋，像

在苦苦沉思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慢吞吞地说道：“生机还未尽

绝，你可以致书公使，请求宽恕。”

“这信该怎样写？”

踱步，沉思，踱步，沉思，过了好一会，邓廷铿才轻轻说

道：“你必须极力表白，说你本人系良民，并非逆党，只因地

方官诬陷，致被嫌疑，所以亲自到使馆，意在吁求伸雪。”

此刻，孙中山祈求自由的愿望犹如一炉暗暗燃烧的炭火，

扇子稍微往灶口一扇，便又兴旺起来。“他葫芦里装的是什么

药？”孙中山不由焦虑地思索，“我写这样的一封信，会带来什

么效果呢？”他简直是坐立不安了，干脆站了起来，朝窗门方

向走去，企图透过小小的窗口，看到一线光明的景致，呼吸到

少许清新的空气。可是，当他抬起头来，才意识到：窗门早已

死死钉闭。他只得紧紧闭上眼睛，强迫自己思索下去，“这也

许是一线希望；这样写，也是可行的”。

觉得自己的思考成熟了，孙中山便转过身来，对邓廷铿

说：“我非常乐意写，你的考虑好极了。”孙中山写了信，折叠

好，又按着邓廷铿的意见，写上受信人马格里的英文姓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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